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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赵：答案在风中 / 漫长的一天 

策展人：崔灿灿 

2023.3.11 - 4.16 
当代唐人艺术中心 北京第一和第二空间 

 

 

当代唐人艺术中心荣幸地宣布，将于 3 月 11 日下午 4 点在北京 798 第一和第二空间，推出赵赵的双展“答案在风中”、“漫长

的一天”。展览由崔灿灿策划，展出百余件作品，勾勒出赵赵从 2016 年至今的艺术线索。这是继 2022 年在上海龙美术馆和澳门

艺术博物馆的个展之后，赵赵的又一次重要大展。  

 

 

 

赵赵的一天 
 

这是关于赵赵展览的狂想，它可能是一本小说，一篇自传，一部游记，亦是一位艺术家追求真理的哲思之作。故事讲述了赵赵 7

年间的创作，由 4 个篇章组成：“禅与摩托车的维修艺术”、“答案在风中”、“西部三部曲”、“漫长的一天”。  

 

 

禅与摩托车的维修艺术  

 

1968 年，深受精神分裂折磨的哲学家罗伯特·梅纳德·波西格，开始了一场由东到西穿越美国的旅行，之后写就了影响几代人的

《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》。那时他并不知道，脑海中受困于西方哲学的二元对立和二分法的模式，即将在这次旅途中释然，他所

留下的哲思，成为多年后美国多元文化存在的基础。  

 

书中讲述了波西格旅途中的见闻，途径的各段公路，遭遇的各式天气，夜晚旅馆的谈话，机车维护和修理的技术等日常生活。在

夜晚和清晨，他遐想和讨论的话题从西方苏格拉底以来的哲学，到当时现实处境，科学与艺术，知识与价值，精神与物质，古典

与现代生活。狂热的思想将波西格折磨的几近崩溃，在路途中他不断地写下感想，写下与友人的对话，与自己的对话，以寻找内

心的宁静。直到旅行的尽头，看到大海的那一刻，波西格找到了生命的真谛，完成了与自己的和解。  

 

禅与摩托车维修，两个毫无关系，甚至互为矛盾的事物，却在这趟旅途中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联系。书中摩托车维修成为客观的外

部世界，禅却成为主观意识的化身。波西格反复强调“对待机械的态度”，反对那些排斥科技的人的自欺欺人，逃避现实，如何

在科技正在客观地改变着我们的现实里，在对摩托车这个现代工业产物的维修和磨砺中，寻找个人的主观意识和精神世界：“佛

陀或是耶稣坐在电脑和变速器的齿轮旁边进行修行，就像坐在山顶和莲花座上一样自在。”  

 

数百万的销量，成为 1970 年代的超级畅销书，给西方人带来了神秘的“禅”，来自东方超然于世界的方式。“禅”像一剂良

药，注入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，摇滚乐、迷幻药、身体大解放，逃离西方理性规训的神秘主义者，远离城市的自然主义和环

保主义者，痛恶金融和资本的脏辫、哈雷族、流浪者。他们面对现实的巨变，困惑而又无所适从，面对科技的日新月异和人文主

义的冲突倍感失落，沉闷无聊的现实世界，让他们的精神无处安放。但他们又极度理想，渴望和平和世界大同。他们逃避现实，

接近虚无，却善良的在旅途中接纳每个陌生人，无条件的爱。  

 

赵赵的新作《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》便取自这本小说。和书中的内容一样，赵赵为我们呈现一个相似的场景，一张巨幅的描绘中

国石窟造像的画作，像是禅的化身，一辆复古版的摩托车矗立画作前方，画作中温暖的灵光和机械的冷峻共同组成了一件完整的

作品。这辆纯手工打造的拼装摩托车，有着极为精准的结构和机械原理，它象征科技与工业时代的结晶，具有波普艺术一样的流

行美感，极简主义的现代构造；背后画作中的造像，在一片恍惚而又斑驳的粉色迷雾中，不时地显露着情感的呼吸起伏和精神的

灵光，它继承了人文主义的传统，与机械理性如此格格不入。  

 

然而，“禅”并不存在于造像之中，“禅”从来不是图像与符号，摩托车的维修也并非机械的冷漠，它有着路途遥远的情感，有

着复古的心绪，牧人和马儿，猎人和鹰犬的亲密关系。骑行者波西格在不同的天气中总是需要和它合二为一，以应对旅程中的变

化，在修理的过程中，它是每天需要解决的困境，也是生命中面对的“业障”。  

 

“摩托车”在这里变成了一个主体的隐喻，它需要面对各种客观现实的变化，反复地维修和调整成了主体客体关系的常态。于

是，这件《禅与摩托车的维修艺术》将古老东方的石窟与 1980 年代的摩托车拉扯在一起，将传统技艺的二维画作和立体的工业

品组合，成为一个没有时间和空间障碍的关系。  

 

在这个关系中，“禅”并不孤立的存在，它既不是画作，也不是摩托车。“禅”在两者的矛盾之间，在“既不是这般，又不是那

样”之间，日复一日地去磨练，去解决主客体之间的冲突。或者说，这种矛盾的关系，成为对赵赵过往作品的总结，在过去的 7

年间，比比皆是，一个工业时代的螺丝，一件中国古代的玉琮，在相隔 7000 年的时空中，有着相似的形式，却有着不同的功

能、意义和命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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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赵并不是以一件作品去解释“禅”的含义，而是以《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》的故事，将我们引向“禅”作为一种远方的世界，

在个人无解的困境中，在面对现实磨砺时，如何去寻找瓦解主客体的二元对立的方式，获得与自我对话的可能，并最终寻找支离

破碎的文化的整合之道。  

 

1974 年，白南准创作了他最为瞩目的作品《电视佛》，一尊 18 世纪的佛像对着电视机中自己实时的影像，进行冥想打坐。“双

方”彼此凝视，像是一个闭合的回路，陷入一种“永恒的时刻”。这件作品在新兴科技和东方禅宗同时在西方大为流行的 1970

年代，揭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之间对峙和对话的隐喻。他将东方哲学与影像技术两种形态进行了最为精彩的结合，铜佛面对

自己的镜像，成为个体思考自我的经典哲思，也成为艺术家对自己和现代性不断发展的重要反思。  

 

亦如，赵赵在 7 年间的创作中自我的对话与超越，寻找“自我”的漫长旅程。波西格在追求“真理”的路上充满艰辛，科学并不

能提供想要的答案，他甚至觉得“科学甚至无法教我如何理解与我同坐在教室里的女生”，他对科学的信念逐渐丧失，由此开始

学习研究东方哲学和文化，以期望在佛像和禅宗中解开他的迷茫与困惑，然而越发地思考，却越发地意识到自身的无知。  

 

 

答案在风中 

 

展览展出了赵赵从 2016 年至今的艺术线索。谈论这 7 年的风格，给出答案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，这些风格取决于赵赵使用的媒

介：绘画、装置、影像、行为、档案和现成品的整理。显然，这种极为多线的创作方式，没有将赵赵固定在任何一种刻板印象

中。风格又取决于作品形式的构成元素，比如美感、结构、秩序、罗列与组合等，赵赵亦使用着混合的语法，有观念艺术中的双

关语、互文性，灵感与概念的关系，也有现实主义中道德和价值立场的承载，现代主义的形式、情感或是抽象的意味。  

 

和赵赵新作《中国文物-商》蔓延几千年的青铜器一样，这些艺术风格来自于一段漫长的历史。其它几件中国文物系列，又将这

段历史的跨度，引向数万年的时空：画中远古时期经几十亿万年形成的雅丹地貌，公元前 2 世纪-5 世纪的交河古城，5000 多年

前良渚时期的玉琮，新近 1970 年代的现代摩托，1990 年代的丰田越野车。这些原本不属于同一时空的事物，在赵赵的作品中

彼此双关，互为凝视，如“缘”一般，妙不可言地相会。  

 

然而，如何看待这段漫长的历史中各种艺术流派、各色器物之间的关系，成为我们认识和解读这条河流的密钥。如果我们把历史

看作一种接续，文明总是能超越时空的焕发它的活力，人们在物质和精神世界的传统中不断传承，这些远古时代的中国文物仍在

影响着今天。不远处，十几公里外的东三环，高耸的泰康大厦仿造了古代玉琮的造型，遵从了礼器的做法，硕大的纪念碑形态，

神秘不可知的形象，成为现代城市中的独特风景。它和那些未来主义的建筑一样，有着超越此刻和现实，超越时代情绪的永恒意

味。曾经作为礼器的商周时代的青铜器，也成为赵赵画中风景里停留的静物，它穿越各个时代，言说着那些缺乏文字记载的未知

故事。也因为对它功能和作用的不解，它超越了“实用”的意义，成为一件件神秘而又精美的艺术品。  

 

但如果我们将历史理解为一种变革，文明的发生总是在“否定 -创造”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寻找活力。随着生产工具、生产力和生

产关系的改变，技术总是迭代技术，风格总是覆盖风格。艺术的创造总是活跃于对已有艺术的反思、怀疑、批判、想象力之间。

艺术史的美德，便是在于对艺术本质的一种辩论，一种不认同和抗争，从而形成新的艺术，推动艺术学科的发展，讲述新的故

事。这也构成一种看待赵赵作品的视角，无论是新作《中国文物》系列，标题中良渚 -商-周的朝代更迭，还是展柜中分属于不同

时代和地区的艺术之间巨大的戏剧性张力。  

 

借此视角，我们才能意识到这些作品、器物在价值和立场上的矛盾，工业性与绘画性，观念性与戏剧性，古代文明与现代情绪，

个体审美与时代诉求，东西方世界观之间的冲突。这种矛盾在现代生活中一览无遗，无处不在，人们穿行在故宫和 798 之间，穿

行在各式主义的建筑交杂林立的城市之中。庞杂的信息不断地打乱个体的心绪，我们分享着来自世界各地，来自不同历史文明的

塑造与经验，我们需要每日每夜的处理着复杂而又多元的现代生活本身的冲击，文明之间的排异反应，已达成自身的笃定与安

宁。例如赵赵作品中的影像，深受现代技术变革的影响，而画作中笔触的灵光，又来自古典主义灵魂的游荡。然而生活在当代的

赵赵，无法在任何单一的方向中安身立命，它需要在风格和风格之间，找到一种视角，将现代社会作为一种复杂性和多元性的分

裂，进行文化上的考量，以解释我们当下生活的真相，只属于这个时代的、真实的文化处境：我们不再相信任何一种流派，具有

唯一的前卫性和批判性，我们生活在它们建构的种种希望和种种缺陷之中。  

 

赵赵是中国艺术家中少有的后现代主义者，和多数艺术家不同，他并不沉迷于一种新艺术的革命，或是过往某种正典艺术的复

兴。在这些琳琅满目的作品里，我们看不到艺术进步或是某种艺术形式早已过时的单一信条。我们很难像白南准那样在 1970 年

宣称，在资本主义和科技兴起中，影像具有唯一的正当性和前卫性。传统的绘画技艺在如今依然有着它的魅力，媒介决定论和优

先论的信条在艺术界早已瓦解，一件一般的影像作品和一件卓越的雕刻作品的好坏，不再不证自明。  

 

和时代趋势相比，艺术家的存在取决于个体的自由。在很长一段时间中，艺术史总是以替代式的发展，新技术不断质疑传统的存

在，现代雕塑和装置不断将过去的艺术扔进“历史”和“文物”的系列，这种趋势影响了中国当代艺术几十年。然而赵赵对这段

艺术史和当下的理解却是独特性的，它并不试图用当下的图像来反映绘画紧随时代的发展，也不希望在传统的形式和器物的改造

中完成对当代的嫁接。相反，赵赵找到了一个方法，通过艺术家传统的主权自由，悬置艺术系统内部的纷争，将当代社会复杂性

结构作为一种命题来考量，并将所有已知的艺术形式和语言进行整合，以超越艺术原有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序列，重新建构时间和

空间的意义。  

 

显然，这是一个很少有人触及的领域，这也解释了为何赵赵近几年的创作中出现了大量博物馆式的展柜，上古时期的文物，各式

艺术风格和媒介的创作，他试图寻找一个答案：如果我们还能称“现在”为一个完整世界，它的精神特征一定是分裂和含混。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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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的体系，多重的标准，差异性的价值，已经最大可能的动摇了我们习以为常的传统和艺术。艺术的唯一性答案，在离奇而又确

实的工作中黯然失色。  

 

沿着对真理和答案的探寻，赵赵创造了只属于这个时代，又可以重塑这个时代的艺术，他以混乱反观混乱，以复杂重现复杂：

“现在”是传统的，也是当代的，是平民的，也是文人的，是学究的，也是商业的，是消费的，也是永恒的，是地域的，也是世

界的。他们有时精准，只有  YES or NO，  有时空泛，只是无聊的全无关系，似是而非的结论使答案变得扑朔迷离。它们比“提

炼”和”概括“，更接近于真实，以至于，在这些艺术作品背后，我们难以清楚的描述在坚硬外表下的空洞无物，或者相反，洞

悉那些柔软背后的深邃目光。  

 

 

西部三部曲 

 

2015 年秋天，阔别故乡已久的赵赵，决定回到他的故乡，带着他在北京形成的数十年的经验，去完成他最为重要的一件作品

《塔克拉玛干计划》  。赶在那年下雪之前，赵赵回到三千公里外的塔克拉玛干沙漠，这里是他父辈们努力工作一生的地方，也

是自己最初童年的记忆。  

 

之后，100 公里的电缆、几十个变压器、一台双开门的电冰箱、几十人的工作团队，分成四辆货车，经过 5 天的时间，由北京抵

达沙漠北端的小镇仑南。赵赵将沿着沙漠公路的边缘，穿过一片胡杨林，在沙漠中铺设 100 公里的电缆，直至抵达塔克拉玛干沙

漠的中心地带。最终他将这段电缆链接一台电冰箱，里面放满啤酒，通电后运行 24 小时。 

 

这个在北京看起来特别容易的观念，毫无意义的行为，无意间开启了影响赵赵数年的西部旅程，并由此开始了“西部三部曲”的

序列。一段经验，会给予另一段经验启示；一段历史，也会因另一个迥然不同的事实的发生，再次鲜活的延续生命。两年后，赵

赵重启了《塔克拉玛干计划》的延续，他将生活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附近的一只双峰骆驼，移入展厅，在这座充满现代气息的城市

空间中生活 10 天。只是骆驼和它所象征的自然文明在几个世纪的变化中，早已失去了在贸易和文化交流中的实用功能，变成了

展厅中的一个活动的景观，旅游景点里的风情，成为历史进化论中一块活着的化石，一部早已消失的西部往事。  

 

西部遥远而又悠长的历史，广袤的天地无限，给了赵赵更大的时空观。它也提供了另外一种历史维度，这里的自然远比人类更长

久，无论日夜交替，晴雨变化，这片沙漠只遵循自己的规律，在大地上安然喘息。赵赵也由此拉开了一段重新讨论工业崛起与自

然文明，悠长的历史与瞬间的现实，现代法则与远古信仰的序幕。  

 

2018 年，赵赵在唐人的空间中，铺设了一片巨大的沥青地面，中间镶嵌着由黄铜、不锈钢、黑铁、蓝铁组成的动物形象，作为

西部三部曲的第三篇章。彼时，展厅的沥青地面散发出静默的光辉，反光的碎片，纯洁无暇，迷幻而又肃穆。曾经柔软的皮毛，

猫的形象和故事，变成了坚硬无比的金属，压在黑色的大地上，几乎接近于不朽，它所象征的信息、生长、生命的意义，被置于

更波澜壮阔的历史与现实之中。  

 

“西部三部曲”，既是赵赵的西部往事，也是重返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。这里经历了无数文明和朝代的变迁，成为一个自古以来

人类足迹、血脉、文化、历史的西域通道。几千年来，这里的人们接受着神灵的安排，他们世代繁衍不息，遍布沙漠边缘的河流

与绿洲，拿着坎土曼耕种，沙漠、河流、风和人类，彼此相安无事，在歌舞和谚语中诗意想象，比喻造物主的智慧，他们有着自

己的生命逻辑：这里的诗歌是路途遥远，悲欢离合，这里的哲学是对土地的亲吻和神灵的颂赞。“西部三部曲”对赵赵有着截然

不同的意义，从那时起，西部的印记遍布在赵赵的作品中，白色的棉花、风化的遗址、消失的古文字、石窟里的千年造像、西域

日常的瓜果与食物，或是他个人的成长记忆，和父辈、故乡的冲突，与自己过往的对话。  

 

亦如《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》中的那段往事，波西格带着对现代社会的困惑，踏上前往西部的旅程，在自然和“禅”中寻求真

理，直到看见大海的那一刻，找到了生命的真谛，完成自己与现代社会的和解。多年后，“西部三部曲”也成了赵赵的精神之

旅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中心，打开冰箱的一刻，航拍机遥遥上升，记录下一个奇幻的光点，在历史的巨变和它背后辽阔汹涌的

欲望中，俯视兴衰，见证生死，消失在茫茫无尽的夜色。  

 

相隔几个月，赵赵回忆那一瞬间时说，都不在了，很科幻，很大片；但又很土，很微小，特别灰。  

 

 

漫长的一天 

 

一天有多长？科学可以给出明确的答案，然而时间的长度，并不取决于科学。  

 

对于整个宇宙而言，人类的历史不过是其中漫长的一天，相比人类而言，一个时代也不过是其漫长的一日，但对个人而言，漫长

的一天足以改变一生的种种。  

 

时间的长短总由我们的心绪和视界决定，也因时间、空间的距离而变得浓淡不一。如果这个时空够短，我们还能最大程度的贴近

发生的原貌。如果这个时空够长，悲剧和喜悦也随着形式的变化而削减，超出我们清晰的想象，变成一个抽象的，美学意味的挽

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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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，“漫长的一天”在赵赵七年的创作线索中有着各种形态，有横向时间：从一块一亿多年前的化石开始的历史，往后数万年

的石耜，商代的甲骨文，盛唐的造像，宋代的瓷器，晚清的寿桃，直到现代的螺丝，几年前的一款耳机。也有纵向的剖面：塔克

拉玛干沙漠中心的 24 小时，纽约白日的天空，北京夜晚的星空。或是对时间雕刻，一天里的 12 小时，一秒涂下的线条，耗费

一年放大的油彩，十几块铭记残骸的金属块。  

 

“一天”之所以漫长，也隐含了这样一种历史意味，在那些数千年的时空中，那些被后世视为珍宝和文明成就的器物，不仅承载

了浪漫动人的美好故事，或是工匠和艺术家的史诗。它也包含了更为复杂的历史运动，一段文明的衰败，一个朝代对另一个朝代

的征服，诸多技艺的消失的惋惜，某种艺术道德和精神的中断。这些种种历史的兴衰起伏，斗转星移，足以让我们感叹时空的转

折，万物的恒长与无常，有时一天，确实比一年、一个世纪更漫长。  

 

于是，“漫长的一天”对于赵赵而言并非是一种艺术风格，而是一种视角。和那些艺术中的答案相比，它的长短、浓淡和轻重，

取决于创作者的生活、眼睛、心灵、个性和复杂的大脑，它比风格更多丰富，也创造了作品中截然不同的流速和密度。“漫长的

一天”不是以历史学和社会学对赵赵 7 年创作线索的客观描述，或是科学史和技术史中，对工艺、材料、风格变迁的研究，而是

关于艺术的奥秘，“上帝之手”如何造就这些“物”，它们由哪些灵感、念想、情绪和灵魂造就？漫长的一天中，是什么赏于艺

术激情，又是什么使艺术家画的如此善良，开出夜晚的灵光，酝酿日夜劳动中饱含的情感？  

 

1982 年，赵赵出生于新疆石河子，那是一片在干涸的河床了建立的城市。兵团的生活和荒芜的戈壁，塑造了他对现代生活和自

然文明的双重理解。父亲严厉而又残酷的教育，让他很早就有了对正统的逆反，他厌恶任何规训与说教，《歪》中倾斜的金色人

像，成了这段经历最好的写照。少年时在散打队的经历，磨练了他的意志和勇气，却让“不切实际”的想象能在艰难和抗争中实

现。青年时叛逆与荒诞不经的生活，使他在大学时完成了自己第一件行为作品，也因此离开学校，早早来到北京，在柏林撕下基

弗作品的一角，在上海假装盲人度过一天… ..他曾为已故的朋友刻下雕像，徒步四天三夜，将他安放在海拔 4200 米的山顶，又曾

在而立和不惑之年间，为出生的女儿，画下父与子的动人肖像。  

 

多年来，他的一天，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生活，那是人们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，努力而又精进的工作，做展览、编画册、做空间，

却又过着隐居式的生活，在无聊和孤独中培养着乐趣，养信鸽、斗蛐蛐、系统性的研究茶和器物的收藏。  

 

人生从来不是一场科学，一天总是很长，也很短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策展人：崔灿灿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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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艺术家  

 

赵赵 1982 年生于中国新疆，现工作生活于北京与洛杉矶。他在作品中运用多种媒介对现实题材以及艺术形态进行转换，着重探讨个体意识与其所处的社会领域的关系。他在创作中关

注并展现处于多元文化影响下人类内心的微妙变化。其作品中出现的当代艺术表现手法与传统文化的结合概念，暗喻当今全球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境遇以及在现代社会中的真实状态。同

时作品也反应了他对集体主义与个人理想相互并存的态度。 

近年来，赵赵大胆激进的艺术实践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重视，他在上海龙美术馆、斯德哥尔摩 Carl Kostyál 基金会、北京松美术馆、北京南池子美术馆、北京今日美术馆、澳门艺术博物

馆、柏林亚历山大·奥克斯画廊、洛杉矶 Roberts & Tilton、纽约前波画廊、日本三潴画廊、台北大未来林舍画廊、香港当代唐人艺术中心、北京当代唐人艺术中心、北京艺术文件仓

库等机构举办过个展与个人项目。他的作品也曾参加过多个机构的群展并被收藏，包括美国纽约 MoMA PS1、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美术馆、乌克兰基辅平丘克艺术中心、荷兰格罗宁

根美术馆、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、汉堡火车站当代艺术博物馆、意大利米兰帕迪廖内当代艺术馆、意大利罗马国立 21 世纪美术馆、法国 DSL 基金会、西班牙卡斯特罗当代艺术中

心、澳大利亚悉尼白兔美术馆、香港西九龙文化区 M+美术馆、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、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、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、北京泰康空间、成都麓湖·A4 美术馆、上海

民生现代美术馆、上海当代艺术馆、上海星美术馆、上海明当代美术馆、天津美术馆、湖北美术馆、何香凝美术馆、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、2019 乌镇当代艺术邀请展、日本横滨

三年展等。 

与路易威登 LOUIS VUITTON、路虎 Land Rover、耐克 NIKE、VANS、话梅、Venvennet 等品牌也开展过多项艺术联名合作。 

2019 年赵赵获得第十三届 AAC 艺术中国年度艺术家大奖；2017 年其作品《塔克拉玛干计划》被选为“横滨三年展”海报、画册背景图，同年赵赵被 CoBo 评选为中国艺术家 Top10，

并获第十一届 AAC 艺术中国年度青年艺术家提名奖；2014 年赵赵被 Modern Painters 列为全球最值得关注的 25 位艺术家之一。 

 

 

关于策展人  
 

崔灿灿，策展人，写作者。 


